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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一座城，
从读懂企业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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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陈振杰：

腰部算法中蕴含AI 产业大未来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孙 欣

日本那些从
“中流”跌落的人们

创业公司不要动不动谈“重新
定义”，“小步快走”才是王道

记者：说起人工智能行业，大家第一时间会联
想到科学家创业。尤其在早期，大多数 AI 创业公
司都是技术大牛带着自己的技术寻求商业化落

地。比如刚刚登录科创板的“AI 四小龙”之一———
云从科技， 创始人周曦就曾师从 “计算机视觉之
父”黄煦涛。“极视角”为何会选择 AI赛道？

陈振杰：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和同学一起
尝试创业。在创办“极视角”之前，我们做过两个
项目。第一个做的是一个蓝领用工平台，为工厂
和蓝领之间搭建信息桥梁。 但做了三个月之后，
我们发现，蓝领工人之所以找不到工作并不是缺
乏信息通道， 而是他们已经不愿意再回到工厂，
他们更倾向于快递、外卖员这些服务业的灵活用
工。第二个项目做的是现在已经比较常见的餐厅
点餐二维码。做着做着，我们发现，互联网巨头开
始参与进来，我们再做难度就很大了，于是就主
动把这个赛道停掉。后来我们就进入了人工智能
领域，因为经过前两次的创业，我们得到一个经
验，要选择一个未来能长期不断发展的行业。

记者：当时国内 AI 创业是什么环境？势头已
经起来了？

陈振杰：人工智能赛道火起来是在 2016 年，
谷歌 AlphaGo 跟李世石的围棋对战之后。我们大
概是 2014 年前后开始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那
时候在国内还很冷门。前面一年多时间，我们跟
投资人交流， 投资人都不知道人工智能是什么。
“你说的是不是 O2O”， 有的投资人会这样问我
们。因为当时人工智能更多还是实验室中的一种
技术， 投资人还没有看到人工智能产品化的东
西，所以没有对人工智能商业模式的认知。

记者：“极视角”为何敢下注？
陈振杰：其实逻辑很简单。人工智能做的事

情就是把人做的工作给自动化，大家都可以想象，
未来随着管理颗粒度的不断细化， 工作量会不断
增加，而全球人口却不可能无限增长。长远来看，
用机器去代替人和辅助人肯定是大趋势。 认准了
这个方向之后， 我们并不太在意这个风口是三五
年出现，还是十年八年才出现。就像股市中的价值
投资，长期来看，股价总是会回归价值的。

记者：在这样一条充满未知、没有太多经验
可以借鉴的创业路上，“极视角”是如何明确自己
的商业模式的？最初就明确了要打造一个算法商
城？

陈振杰：很少有创业团队能从一开始就形成
一个十分清晰的商业模式。面对人工智能这种新
技术，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先把技术做出来，然后
慢慢考虑落地和变现。 我们招聘了一些来自清
华、北大的算法工程师，自己开发算法。2015 年
年中，拿到天使轮融资之后，尝试在零售行业落
地。但很快就在与客户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他们
对算法的需求量远远超越我们所能供应的。比如
最开始我们提供一些客流分析的算法，拿给客户
之后， 他可能希望还能识别客流的衣服轮廓、款
式风格这些特征。我们逐渐意识到，如果只有我
们自己做算法的话，能供应的种类非常窄，很有
可能只能覆盖一个行业的一部分算法。之后我们

就探讨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商城，能够给更多行业
的算法应用作支持。 大概在 A 轮融资的时候，我
们逐渐形成了清晰的商业模式。

记者：这是个从 0 到 1 的过程。今天听起来
云淡风轻，但当时一定有很多想不到的困难和挣
扎。中间有没有坚持不下来的时候？是不是也走
过一些弯路？

陈振杰：困难肯定是有的，比如融资不好拿、
早期高端人才因为对公司方向不认可而离职。但
我们从来没想过放弃。 创业者天生是喜欢冒险
的，不仅看中成果，也享受中间的过程，就像冒险
家，虽然不是每次出海都能寻得宝藏，但他们仍
然热衷出海。其实对创业公司来说，早期只有一
个使命就是快速试错，方向错了没关系，赶紧调，
试出一个合适的方向。

我们商城的模式也经历了一个这样的过

程。2017 年前后，我们把搭建了一半的平台全部
推倒重来。因为之前团队没有做过平台，所以一
开始对平台的理解相对粗浅， 觉得平台就是定
义规则，由我们来决定这个行业怎么玩。但后来
我们发现平台更多应该是提炼规则， 进而优化
规则，而不是去定义规则。比如我们的平台为开
发者提供算法开发工具， 最初我们设计了一套
我们认为最优、最高效的开发流程，但人家开发
者不认，因为跟人家的论文标准不一致，再高效
也没有用。

我们发现， 商业社会的运转不同于科学，不
可能直接一步跳到最优的商业模式和形态，原有
的中间环节或者流程之所以存在，一定有它的道
理。对创业公司来说，我们是要基于这个行业现
有的运转模式，把规则提炼出来，先做微调，而不
是说全部重新定义。

To G 和资本泡沫都是 AI 发展
的必经阶段

记者：近半年来，商汤科技、创新奇智和云从
科技相继在港交所和科创板上市。一方面，AI 企
业陆续步入资本市场， 表明产业的快速发展，但
另一方面，从它们的业绩表现来看，盈利问题仍
然悬而未决，技术与商业化之间似乎仍然存在一
条鸿沟。该如何理解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这
种状况？资本催生的人工智能泡沫还要多久会过
去？

陈振杰：总的来说，行业还属于中早期。人工
智能技术现在更多还是应用于政府的安监领域，
以及一些大型的央企和国企，但远远没有达到赋
能千行百业的阶段。

但行业去伪存真的阶段已经过去， 未来 5-
10 年行业会走上一个稳定上升的曲线。2019 年
到 2022 年其实就是行业的去泡沫期。 我们发现
这两年人工智能企业低调了很多。前几年，人工
智能企业在各大展会上都有很大的声量，但这两
年很多人工智能企业已经不再做宣传了。大家更
多开始关心业务， 怎样能给客户提供更好的产
品、更好的服务支持。就像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一
样，早期大家吵得很凶，但后来就默默发展自己
的生态和产品。

从初创人工智能企业的数量来看，这两年其
实并没有太多增加， 资本已经不再疯狂出手了。

市场上留下来的人工智能企业几乎都是经过了

几轮淘洗的。反而是很多细分领域的软件企业开
始结合人工智能应用成为一种新物种，这种新型
人工智能企业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记者：随着行业逐步走向成熟，人工智能产
业也在不断拉长链条、细化分工。“极视角”处于
什么位置？

陈振杰：纯人工智能企业更多处于产业链上
游，提供顶尖的算法。应用人工智能解决问题的
软件企业则属于偏下游的应用端。“极视角”相对
处于中间位置， 我们连接算法供应商和需求方。
目前，“极视角” 算法生态已经汇聚海内外超过
20 万名人工智能开发者，累积 1000 余种图像识
别算法， 服务超过 100 个行业的 3000 家政企客
户与合作伙伴。不同于上游提供顶尖算法的人工
智能企业，“极视角”更多面向客户的长尾需求，
打造“多快好省”的算法商城。因为很多场景对算
法的要求并不太高，用顶尖工程师开发其实是浪
费行业资源。“极视角”平台上的开发者通过“打
榜”方式参与“抢单”，由得分最高者向客户提供
算法。

记者：To G 是人工智能行业这两年发展的
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但这种纷纷发力政府业务
的举动也颇受诟病，认为 AI 企业只赚“容易钱”，
某种意义上拖慢了行业发展的步伐。

陈振杰：这是一种误解。AI 企业前期找政府
和央企并不是投机行为，而是技术本身的成本曲
线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比如 2016 年前后，一路摄
像头软硬件价格加在一起要 1 万多块钱，不可能
在民众和中小企业中应用，现在成本慢慢降到平
均两三千元一路， 很多中小企业就能接受了，大
规模商用就具备条件了。

就像资本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作用一样，
虽然资本催生了泡沫， 但对技术和产业发展来
说，还是利大于弊的。某种意义上，泡沫是必然要
有的，没有泡沫推动，一定不会推动科技行业往
前走。早些年科网股爆破之后，科技行业也并没
有没落，后来又渐渐往上走。技术的特点是早期
都会烧大量的研发费用， 没有泡沫根本做不了。
投资人其实也是在慢慢认知和了解的过程中调

整定价。

给青岛人工智能产业打 85分

记者： 去年，“极视角” 正式从深圳迁至青
岛，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何会做出这样的
决定？

陈振杰：深圳在早期创业环境上确实是非常
优秀的。比如资金密集程度上，经常讲的一个故
事是，如果你在深圳的咖啡厅看见两个人坐在一
起，他们一定是在聊投资。“极视角”在从 0 到 1
的发展阶段，在深圳获益良多。但现在我们步入
了从 1 到 10 的阶段， 要把我们技术应用到各行
各业之中，就要找一个产业密集，但又有不错创
新基础的城市。 青岛有非常丰富的实体经济门
类，与“极视角”现阶段的发展十分匹配。

记者：很多企业谈到青岛在人工智能人才方
面相对缺乏。目前，青岛的人才是否能满足“极视
角”的发展需求？

陈振杰：顶级的科学家肯定都是聚集在北上
广深一线城市。基础人才层面，早期确实纠结过
这个问题。考察后发现海尔、海信这些企业都有
比较强的基础技术研发力量。“极视角”落户后也
在通过大赛等形式， 吸引算法团队落户青岛。去
年，极市计算机视觉开发者榜单大赛首次在青岛
举办，5 个获奖团队签约落户西海岸新区。 今年
的比赛也已经拉开序幕，涵盖的领域和范围比去
年更加广泛。

记者：作为青岛人工智能产业链主企业，“极
视角”对未来青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向有哪些
思考？目前您会给青岛人工智能产业打多少分？

陈振杰： 遴选链主企业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它把政府资源跟龙头企业对行的理解结合在一

起，帮助更精准确定城市产业发展方向，制定相
关产业政策，帮助产业快速发展。青岛在人工智
能产业上的优势是，制造业基础较好，场景非常
丰富， 完全可以把一个算法先从青岛做出来，再
去辐射山东和全国。青岛已经有了不少举措和政
策支持，下一步就是需要持续提升。现在我认为
可以给青岛打 85 分。

记者：作为新生代的创业者和企业家，您觉
得新一代企业家与改革开放之初成长起来的第

一代企业家相比，有哪些不同？对于想要创业的
大学生或者年轻人，您有哪些建议？

陈振杰：新一代年轻人在创业时充分享受到
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发展红利， 起点较高、
基础较好。但压力也会比较大。在新技术、新模式
的推动下，商业逻辑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竞争
也比过去大很多，现在三年可能要做以前十年的
事，行业的迭代和洗牌更快。

年轻人创业是推动时代和国家进步的重要

动力。作为学生时代就创业的过来人，我们都知
道学生创业在起步阶段难度会非常大，缺乏管理
经验。比如招募员工，自己可能都没有参加过几
轮面试，又如何去面试员工？毕业之后先就业几
年，积累一些经验之后再创业会好很多。

越是艰难的时刻， 越需要倾听企业
家的声音。

疫情反反复复， 所有的企业都在经
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上行周期里，处处
都是商机，企业家精神很容易被低估；但
当经济下行的压力袭来， 企业家的远见
卓识和拼搏进取就成为不可或缺的质

素，决定着企业能否穿越寒冬，能否在不
确定性中找到新的航向。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 人工智能的处
境显得更为特殊。

一方面是自身的发展正面临 “瓶
颈”。诞生之初，人工智能行业就是时代
的宠儿，作为新兴高科技产业的代表，似
乎它就代表了未来。 特别是 2016 年谷
歌的 AlphaGo 将人工智能技术带入大
众视野，AI 被赋予了丰富的想象。 它会
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设施， 就像当年的
电力对人类社会的重新塑造一样。 但随
着创业热潮的逐渐消退、 投资泡沫的逐
渐挤出、技术与产业融合的不断深入，人
工智能近年来遭遇“成长的烦恼”，如何
将技术变现、实现盈利始终是个大问题。

以算法见长的 AI， 还没有找到答
案，就与经济的周期震荡辟面相遇。许多
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改造和赋能的

对象， 由于现实的经营压力不得不降低
甚至延宕着他们智能化改造投资的意

愿。而对制造业的改造，曾一度被视为人
工智能行业最现实、最可行的赢利模式。

双重压力下，AI 何为？
近日，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专

访了山东极视角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陈振杰。30 岁，近 10 年创业经历，
人工智能创业潮中最年轻的行业 “老
兵”， 这是陈振杰身上最鲜明的标签。当
年， 他结束了在 O2O 领域两次创业尝
试， 投身人工智能时， 行业还没有“AI
四小龙”的概念，人工智能创业热潮还处
在“青萍之末”。而且，不同于人工智能行
业的创业者大多都是这一领域的技术研

发者，陈振杰本科学的是生物技术，研究
生的专业是管理学。

也许就是这些不同，让“极视角”有
些另类。

人工智能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行

业，科学家创业是这个领域的重要特征。
尤其是在 AI 创业潮的早期， 人工智能
创业公司几乎可以与 “技术极客” 划等
号。在满是技术咖的世界里，“极视角”搭
建国内首个计算机视觉算法商城， 以商
业模式创新的方式杀出重围。

更让业界意外的是，“极视角” 去年
把总部从深圳迁到了青岛。 离开人才密
集的一线城市，陈振杰说，他看重的是青
岛的产业密集。

面对陈振杰，这些“另类”之举都有
了合理的解释。

他说自己是一个骨子里服膺逻辑、
规律的人。在他看来，商业社会中的决定
几乎没有模棱两可， 每一条道路的结果
都能通过逻辑推演出来， 只要一开始问
对问题。而“极视角”的所有选择其实都
立基于这样一个朴素的问题意识： 随着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除了头部顶尖算法
和人才，一定还需要大量腰部的算法，而
以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提供腰部算法就是

“极视角”的巨大市场空间。
对于推演的过程， 他则抱有强烈的

现实感，“商业社会的运转不同于科学，
不可能直接一步跳到最优的商业模式和

形态， 原有的中间环节或者流程之所以
存在，一定有它的道理。”这让他坦然接
受创业中的挫折， 甚至享受一次次没有
收获的“出海之旅”。“认准了这个方向之
后， 我们并不太在意这个风口是三五年
出现，还是十年八年才出现。”他说。

陈振杰的到来， 让青岛企业家的光
谱变得更为多姿多彩。就像张瑞敏、周厚
健们在 30 多岁作为掌舵人， 书写出青
岛企业的传奇一样， 在这个复杂的转型
年代， 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就留给了以
陈振杰为代表的青岛新生代企业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 疫情对这个世界的
深刻影响正在不断显现。

日本社会学家桥本健二在他的新书

《中流崩坏》中，描述了“后疫情”时代日本
的社会现实。

很多人因新冠疫情而陷入生活困境。
他们大部分是非正式职工。作为劳动者，他
们本身就处于劳动关系中的弱势地位。

很多没有正式工作的单亲妈妈， 受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而收入锐减， 同时还不得
不在家照顾因疫情休学的孩子。 因为没有
了学校的供餐，伙食费剧增，有很多单亲妈
妈被惨淡的现实逼得走投无路。

另外， 还有很多外籍劳动者也面临疫
情停工的危机，他们既没有回国的交通费，
也没有可以从事的工作， 陷入了从未有过
的困境。

疫情暴发后， 昔日热闹的购物街上看
不到穿梭的人群，服装专卖店、百货商店等
销售额锐减，不得不关店停业。还有很多生
产零售商品的工厂因为全球供应链的不

畅，订单量急剧减少，被迫停业。
另有建筑工程从业者可能承包或参与

了某项工程， 而建筑业本身就属于劳动密
集型行业；在疫情蔓延的影响下，他们一方
面要面临集体感染的风险， 另一方面还要
面临工程被迫停工带来的经济损失。

直接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 首先就是
非正式员工，然后是自由职业者、个体经营
者等。桥本健二认为，正是从 2020 年 1 月
开始在日本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 将日本
人们从“一亿总中流”的幻想中拉回现实。

所谓“一亿总中流”的概念出现在日本
经济高速成长期， 尤其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和 80 年代。 那时大约有九成的日本国民，
也就是总数将近 1 亿的日本人， 自认为属
于中产阶级， “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就此开
始盛行，“消费美德”成为社会风气。日本被
称为世界上罕见的“无阶级社会”。

但在桥本健二看来，疫情的冲击，只是
戳破了“一亿总中流”的肥皂泡。曾经盛行
的“一亿总中流”只不过是社会调查的误导
和国民愿望造成的“幻想”而已。

他说，如果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请从以
下三个选项中选出您认为最符合您气质的

一个词语：A. 天才 B.普通人 C. 白痴
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普通

人” 吧？ 而这个过程就是简化和粗糙版的
“一亿总中流”的来源：民意调查。

而实际上， 日本是一个贫富差距大的
“格差社会”。 疫情则让日本社会的差距空
前扩大，中产阶层日益窘迫，滑降到“低产”
的风险也越来越高。 中产阶层内部的分化
对立日益严重。

《中流崩坏》 一书通过大量数据、图
表，论述了二战后日本中产阶层的产生和
轨迹，并试图通过理性 、中立的态度来解
释 “一亿总中流 ”是如何被构建 、被正当
化、被接受的。

除此之外， 桥本健二还通过数据验证
了中产阶层在社会中起到的作用， 在刻画
社会实际情况的同时，探索了理想的“中产
阶层”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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